1970－1999年上海话语音演变详说

钱乃荣
1970－1999年上海话又开始了一个语音迅速发展期，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现今的中青年人中，1982年还是20岁的青年已经代表了当时的新派，即“新派音系”。到笔者撰写本书的2002年，他们已经40岁了。因此新派音系现今已是最有代表性的上海话音系了。这个音系大大简化了第三期(1940－1969年)曾经稳定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所谓“中派音系”。（许宝华、汤珍珠主编的很有权威性的《上海市区方言志》中的称呼，该书1988年出版）本期的音变主要表现在上海话的音系继续简化中。u介音和i介音的大量失落，这使得韵母单元音化；相近音的进一步合并，使韵母大为减少。据笔者考察，音变总是在上海城区的边缘区先开始蔓延，如上海的杨浦区、闸北区、徐汇区、普陀区离市中心较远的地方，音变最快。而在市中心的黄浦区、南市区、卢湾区、静安区变化较慢。这与周边地区40年代末聚居各地外来人口尤其是原籍江淮官话人口有关，而上海话发展的合并趋势即是江淮人走过的路线，可以大略地说，长江北部的江淮话是最早被官话同化的江东话，长江南部的太湖片吴语是接着受官话影响的江东话。普通话的影响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影响，因为这些人从小已经接受了系统的普通话学习。

1．(部分向d(合并

上海话在第三期中因尖音声母的团音化而产生了一个新声母“(”。尖音字的大规模团音化，是在40年代到60年代整整20年中进行的。但是它的萌芽可能在上海话里很早就有，从撮口呼字开始。1868年艾约瑟已经发现与撮口呼相拼的z母在“序[zy]”一个字里已变成d(母，像“序[d(y]”这样的与撮口呼y相拼的字最早开始团音化，这并不是不可能的，那是有团音化较早的浙江人来到上海的缘故，因为当时浙江吴语中已经有不少地方已不分尖团了，会影响到当时的上海话。而且从20世纪后期正在进行尖团音合并对奉贤话、松江话来看，都是从撮口呼字开始。如奉贤南桥镇在80年代，青年人已不分尖团，老年人还分尖团，但遇摄知、章组字已经读t(组音了，如“书”读“(y”、“树”读“(y”，而此时松江镇老年人还读“sy”、“zy”，青年人则读“(y”、“(y”（1981年笔者调查）。他们的团音化是从非尖音字开始的。笔者能天然地分清齐齿呼的尖团音，但对撮口呼的字是后来学了以后才能分尖团的。

五六十年代，尖团音合并以后，母产生，在一段时间里是相对稳定的，如笔者自然发音，原尖音字z都读(母，在市中心地区许多人都是如此，就是很易受普通话影响的“就”字也读(声母。从许氏、汤氏1962年《上海方音的内部差异》一文的表格也可见证。但是，由于市边缘区的人口杂居，有些人有些字就一直不稳定，d(、(两读，尤其是与普通话读音相近的那些字，如“绝[zI(>d(yI(]”、“全[zi>(i>d(yø>d(y]”, (母变成d(的可能更大。在尖团音合并高潮时期，已有一些字在一些人口中读作“d(”，如：“钱（姓）”读“d(i”或“(i”，“就”读“d(i(”或“(i(”。后来在上海，一些人把许多字的“(”都读作“d(”母。也有把“(”变读作“(”即“j”母的，如“谢谢”说成“(iA (iA”的。

下表是1985年在卢湾区向明中学高中（2）班30个青年人中调查(向d(合并的统计列表如下（可两读的状况不计入已变）

	音变字
	齐 潜 前 钱 全 泉
	谢
	樵
	就
	墙 匠 像
	捷 绝 集
	序 聚
	寻 静

	未变读音
	(i
	(iA
	(i(
	(i(
	(iã
	(iI(
	(y
	(i(

	已变人数
	17 20  5 10  21 20
	1
	17 
	23
	8  11 0
	24 16 21
	5  16
	6  22

	两读人数
	1  1  2  3  1  1
	0
	0
	 1
	3   3 1      
	0  3  3
	4   2
	0   3


这种自由变读至今还是处于无序之中，至今“(”母还存在于许多人的不少的“字”中。2002年，笔者在18－20岁的上海大学学生里调查“(”母字的音变，一共调查64人在“匠、就、集、齐、钱、墙、情、像、席”9个字的声母。其中已变“d(”的“匠”有54人，“就”有62人，“集”有56人，“齐”有45人，“钱”有40人，“墙”有40人，“情”有59人，“像”有13人，“席”有4人，有一人“齐、墙、集”三字两读未计入内。只有两个人调查的9字完全并入“d(”。由此可见，到21世纪初，音变还在进行中，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普通话中读“t(”和“t(‘”声母的字大部分的人大部分的字都已变了，而在普通话中读“(”声母的字大部分人未变。一些青少年余下的“(”母字已经不多，其“(”母已开始与“(”母相混，有的人已经分不清楚这是两个不同的音位，读得可清可浊，如“许＝徐(y/(y”。由此可见，在第三期中新产生的(母，正在重归消失中。

2．疑母的大量失落

中古疑母字绝大部分原来在上海话中保留疑母，在今开口、合口呼中读“ŋ”声母，在齐齿、撮口呼中读“(”声母。在从19世纪以来漫长的200年中，疑母一直在失落之中，但是在近20年急剧加速，变成了带浊流的零声母字，在艾约瑟的《上海口语语法》的48－49页上，列举了17个疑母字，当时只有“言”和“尧”两字失落疑母，“月”注明有失落“(io(”和不失落“(io(”两读。“言”当时艾时记音为“jẽ”，这实际是文读音，白读早期应与“炎”一样读为“(æ~”，后来变为“((”，现保留在“上海闲话（上海话）”的“闲”的读音中，现在通常的写法是“闲话”，“闲”用的是同音替代字，本字应是“言”，应为“上海言话”。现今上海郊区“盲肠炎”的“炎”还白读为“((”。

1985年笔者在上海各区调查了老年、中年、少年共90人，疑母字的失落在青少年中的显著加速，在下表可见一斑，记录的是已变人数：

	调查对象
	玉
	砚
	狱
	源
	银
	验
	语
	愿
	谚
	迎
	愚
	月
	尧
	言
	疑
	义
	牛

	老年10人
	0
	0
	8
	0
	0
	0
	0
	0
	2
	0
	2
	7
	3
	10
	0
	0
	0

	中年20人
	0
	1
	18
	2
	1
	0
	2
	0
	16
	7
	18
	19
	13
	20
	2
	3
	0

	市中心各区青年20人
	3
	
	20
	9
	3
	1
	3
	4
	20
	13
	20
	20
	20
	20
	12
	4
	0

	市外围各区青年20人
	6
	
	20
	8
	11
	5
	10
	5
	20
	16
	20
	20
	20
	20
	10
	6
	0

	少年20人
	14
	
	20
	13
	16
	9
	13
	12
	20
	19
	19
	20
	20
	20
	17
	15
	0


这些人，当时老年是50－75岁，中年是30－40岁，青年是13－20岁，少年是9－10岁。

疑母字的音变表现了典型的“词汇扩散”现象。有的字已变，有的字未变，有的字已、未两读，上表记下的都是单独调查单字时，该人对某字第一声时的读音。

那些疑母字组合在不同的词里，失落与否定情形又是各不相同的。当时调查了几个词的读音。在青年组100人中，“额”在单读时，已变人数5人，其中1人两读，在“额角头”上海话常用词中已变4人，其中3人两读，但在“名额”这个文化词中20人都已变，其中8人两读。“碍”字18人已变，其中5人两读，在常用上海话词语“碍手碍脚”中已变6人，但在“阻碍”这个从书面语来的今上海话口语中也用的词中，71人已变，其中9人两读。“遇”单读已变75人，其中1人两读，在“待遇”一词中已变44人，其中8人两读，在相对更书面语一点的“遭遇”一词中，有82人已变，其中7人两读。由此可见虽然被调查者都识字，但是在字的平面和词的平面里音变的情况是不一样的，在不同的词里，人们似乎并不辨认或不去考虑其组成语素的字，仍然在不同的词里长期读着不同的音，但显然与使用习惯、常用词与否、土语词与否、书面词与否相关。如也许人们在说“碍手碍脚”（上海话土语常用词）和“阻碍”（自书面语和普通话来的词）时，并不知道或联想到其中的“碍”是同一个字。

上海市音变得情形都与疑母字音变的情形一样，市中心地区相对市边缘各区变化慢一点。当然出了城区再到乡下，则变化非常落后，如在奉贤胡桥镇上的老年人读“尧、言、桅、巍、危、伪”都还保留疑母，如“桅、巍、危、伪”读[ŋue ]音。

在90年代末，上海疑母脱离加速，青年人中“我、义、艺、仪、疑、宜、银、迎、娱、遇、寓、语、外”等字多数人已经失落声母。2002年12月在18－20岁的上海大学学生中调查了62个学生“我”的读音。其中市中心区里，保留疑母读为ŋu音的13人，失去疑母读为(u音的6人，两读的1人；市外围区里，保留疑母的16人，失去疑母的23人，两读的3人。共计保留疑母的有29人，失去疑母的有29人，两读4人，即失落疑母读(u的人，已占50％。

疑母字疑母的脱落典型地说明了普通话对年轻一代发生的深刻影响，因为普通话中古疑母字只剩下残余的几个字如“牛、倪、孽、拟”还保留着疑母。

3．hu、(u变为fu、vu

h、(与f、v声母在第三期后期，在相当大部分的上海人口中，相配的字已与普通话相同。即“夫≠呼”、“斧≠火”、“附≠胡”、“服≠或”、“方≠荒”。但是到第四期，很快地，以u为韵母而非介音的hu、(u都读成fu、vu，如“呼、虎、火、货”都读fu，与“夫、副、富、付”同音，“胡、湖、户、河、贺”都读vu，与“妇、父、负、附、腐”同音。上海话的这个新变化比较彻底，现今中青年都已变完，这个变化是离普通话远了而不是近了。但是在u-韵即u为介音的韵母里，齿唇和喉音还是明确区分的。如果也都读f、v，就是乡下音了。如“方fÃ≠荒huÃ”、“分f((≠混hu((”，而上海南北郊区“方＝荒f(~，分＝混f(ŋ”。

4．部分字浊音声母清化

这主要发生在一些非常用词或以书面语为主的字里，如“辅导”的“辅”，“歌颂”的“颂”、“赠送”的“赠”、“系统”、“系科”的“系”，“演出”的“演”，“混淆”的“淆”，“羡慕”的“羡”，“几乎”的“乎”，这些字几乎在较早一些时候都已由浊声母变读为清声母。一些青年中，又有一些字的声母变为清音，如“序言”的“序”，“治疗”的“治”等。但是这些都是散字，成系统的浊音声母的清化并没有发生。

5．咸山摄字的单元音化，iE韵消失

中古咸山摄字在完成了E（uE）、ø（uø yø）两分秋色之后，有些字本来就动摇于两音之中，在不同的人里读不同的音，如：“税”有的人读“sø”，有的人读“sE”，“男”有的人读“nø”，有的人读“nE”。艾氏150年前的书中已有“作惯”的“惯”的两读，作kwan[kuæ~]或kûn[kø~]（艾50页）。在第三期里，一些字的两读仍较普遍，如“款”有的人读k‘uE，有的人读k‘uø；“贯” 有的人读kuE，有的人读kuø。到第四期ø、E两韵越发混读。据高云峰道调查：山摄开口一等字寒韵精母的“赞”，二等字庄母的“盏”，二等字滂母的“攀”和“盼”，原音变经过(～>(>E，第三期中读为“E”韵，但在本期年轻人中多已变读为ø。被调查的14人中“攀”和“盼”都读已变音，1人犹豫未读；“盏”字6人已变，2人两读，6人未变。咸摄开口一等覃韵端系大部分字，咸摄开口三等少数字（如：沾、闪），山摄开口一等寒韵少数字（如：刊、罕）在第三期中一般读“ø”韵，在本期青年中的情况如下表：

	读音
	含
	伴
	探
	男
	参
	蚕
	贪
	惨
	沾
	闪
	刊

	ø
	14
	13
	12
	12
	11
	5
	5
	2
	9
	10
	6

	E
	0
	1
	0
	1
	2
	2
	5
	4
	4
	4
	5

	ø/E
	0
	0
	2
	1
	0
	0
	4
	8
	0
	0
	3


书面化的字读E韵较为多。在口语中（如：“老贪个”、“惨得来”）读ø，文读时（如：“贪赃”、“悲惨”）读E。到21世纪初，已有一些青年把“伞”也读作“sø”，把“盏”读作“tsø”了，正好与第三期此两字的稳定读音韵母读得相反。

从以上情形的混读在第四期加剧，仿佛能预见ø、E的将来合并。

与此同时发生的是，原有介音u、y的咸山摄字发生单元音化，韵母uø变为ø，韵母yø变为y。yø的单元音化起始要早一些，早在第三期中，上海就有一些人把yø简化读作Y。在出版于1960年的《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》中，上海话记音已据一派的音记作Y。现在yø已与y合并，“远(yø≠雨(y>远＝雨(y”、“卷tyø≠举t(y>远＝雨(y”、“县(yø≠裕(y>县＝裕(y”。韵母uø变为ø后，“官kuø≠干kø>官＝干kø”、“款k‘uø≠看k‘ø>款＝看k‘ø”、“换(uø≠寒(ø>换＝寒(ø”、“碗uø≠暗ø>碗＝暗ø”。

2003年1月，笔者对64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调查了4组字“干、官”、“碗、暗”、“汗、换”、“宽、看”的读音，全部合并为ø的有25人，1组未合并的有18人，4组都未合并的有5人。“干、官”未合并的有15人，“碗、暗”未合并的有18人，“汗、换”未合并的有18人，“宽、看”未合并的有17人。又调查了另4组字“雨、圆”、“远、预”、“愉、院”、“捐、居”的读音，全部合并为y的有32人，1组未合并的有13人，4组都未合并的有7人。“雨、圆”未合并的有14人，“捐、居”未合并的有16人。由此可见，这两组音的合并现今还在进行之中。

在第三期中含字只有几个的iE韵，如“廿”、“也”、“械”、“念”，到本期不读“iE”，如：“廿”从(iE >nE，“念”从(i /(i >(i ，“也”从(iE >(A（只有白读）。

至此为止，150年前原咸山摄字在上海话中具有的10个韵母，简化为“i、ø、E、y、uE”5个韵母，而且这5个韵母都是并入原来就有的阴声韵韵母的。

6．鼻化韵的单一化

上海话中的鼻化韵（除咸山摄字弱鼻音早在第一期便消失以外）一直保持着前、后a鼻化的对立。1868年艾氏记音记到“打”字在白读和文读中都读作[tæ~]，认为是不规则读音，其实这是“打”在上海当时保留着更早的一轮读音。旧松江府地区现今仍有不少地方ã韵还读æ~韵，如在奉贤的西乡。这说明上海在19世纪中叶以前可能前a鼻化也是æ~韵。这可引证上海话的一个入声韵可能也是从æ(变为a(的。 

本期上海话语音中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原来两个鼻化音大韵ã和(～的合并为Ã(，同时iã和i(～、uã和u(～也合并（韵母i(～第三期时只有一个白读的“旺”字，早期“王家宅”的“王”也读ji(～。韵母uã原来也只有“横”和“光火”的“光”两字）。合并后的Ã多数人略带中鼻音(。于是“打＝党”、“张＝章”、“生＝伤”、“厂＝唱”、“长＝上”、“冷＝浪”，涉及一大批字变同音了，这是本期最重要的一个音变。

下面是笔者1987年对来自上海市城区各区的5个大学生的ã的音变的听音记录：

	原ã韵字
	浜
	朋
	棚
	彭
	碰
	猛
	打
	冷
	张
	帐
	撑
	厂
	畅
	创
	生
	省
	长
	肠
	羹
	坑
	杏

	陈20岁
	
	
	C
	C
	C
	C
	
	
	
	
	
	
	C
	C
	
	
	C
	
	
	C
	C

	于20岁
	C
	
	C
	C
	C
	
	C
	
	C
	C
	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
	孙25岁
	C
	C
	C
	C
	C
	C
	
	C
	C
	C
	C
	
	C
	C
	
	C
	
	C
	C
	C
	C

	陶17岁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	
	C
	C
	C
	C
	C
	C

	范20岁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	C
	
	C
	C
	C
	C
	
	C
	C
	C
	C
	C
	C


表中用C表示已变Ã韵，空格表示未变。

2002年12月笔者对60名18－20岁的大学生调查6对原ã、(～不同韵的字的读音。这5对字是：“浜－帮”、“碰－旁”、“打－党”、“狼－冷”、“厂－唱”、“长－床”。调查结果：全部不分的，远区25人，中心区24人；全部分的，远区1人，中心区1人；部分分的（都在3组以下）9人。从中可见，远近区变化差别不大，总的趋势是合并，但与15年前比较，进步也不多。

7．A(、((的合并，iA(并入iI(，((、o(的相混

A(、((两大入声韵合并为((，也是涉及很多字的一大简化，造成许多原来不同音的词现在都同音，如“石头＝舌头”、“插班、擦板＝出版”、“测试、出书、出世＝拆尿”等等。80年代后期笔者调查的情况可参见1987年《上海方言音变的微观》一文。

2002年12月笔者对65名上海大学大学生调查A(、((两韵合并为((韵的情况，用“扎－织”、“杂－舌”、“色－杀”、“客－刻”、“鸽－隔”、“尺－彻”6组字进行调查。调查结果全部不分的远区21人，中心区11人；全部分的远区2人，中心区1人，部分分的30人中，其中只一组能区别的有15人，两组和两组以上分的15人，最多是3组能分。不分远近的统计：全分3人，部分分30人，全不分32人，占全部调查者的近50％。只能分一组字的，多数是“扎”和“织”两字，这两字能分的有21人。

随着这两大韵的合并，相关的iA(韵字也发生音变，多数字并入iI(韵，如“脚、药、捏”等字，因此“脚＝绩”、“药＝叶”、“捏＝热”。这类字其实在第三期时已开始转变，如“剧”从iA(韵变成iI(韵，“却、确”从iA(韵变为yI(韵。现在有些把普通话中读撮口呼的字在许多青年中已跟着转而读yI(韵，如：“略、乐、约、虐”等字从第三期的“iA(”韵变为“yI(”韵。此外，原来是“iI(”的有些字如“雪、薛、绝”读作“yI(”韵。

原来由第二期e(、(k、œ(三个入声韵合并时，“i”韵字大部分并入了“I(”，但留下了“吃”读“i((”韵，t(组字读“ie(”韵（见赵元任《现代吴语的研究》60页），后来“ie(”变为“iI(”，“吃”在第三期里在许多人口中还保留“i((”，到本期也并入“iI(”韵。“yœ(”字如“月、缺”在第三期时开口变小而读“yI(”。

A(、((两韵合并为((韵以后，由于普通话的影响，一些青年人都把原读“((”韵的“默、墨、末、没、拨、泊、迫、泼、魄、勃、脖、夺、脱”等字改读“o(”，把原读“o(”韵韵的“各、搁、壳、阁”等字改读“((”韵，同时由“uA(”、“u((”合并而来的“u((”韵母，许多人也发生了向“uo(”韵母的变化，如“活、获”由“u((”韵母读作“uo(”韵母，“骨、括、扩”则有“o(”、“uo(”两种读法，到目前还比较混乱。

6、7两项是本期音变中最重要的项目，音变先在上海发生，现在在吴语区一些城市中都已发生。鼻化韵Ã的合并在昆山（变成前a鼻化）、嘉兴、江阴、苏州、常熟等地都已发生，而江淮官话和接近江淮官话的常州等地合并早已完成。

8．ioŋ韵部分字变yn韵，io(并入yI(
原南市、浦东有许多人除y韵（如“雨、许、贵”字韵）外，并没有介音为y的韵母，“群、军、云”等臻摄合口三等字，在第三期里有不少人ioŋ、yn两读（笔者上代1937年从南市迁至卢湾区，一般场合都读ioŋ韵）。到了第四期，那些在普通话中读撮口呼的字，已以读yn韵为主。“io(”韵字在第三期里许多人与“yI(”或读，但有“肉、浴、玉、褥”少数字还只读io(韵。到本期年轻人多数人这样字也读“yI”韵了，io(韵濒于消失。

9．ei韵重新分出

自从“雷＝来＝兰”在第三期成为主流以后，主要由于普通话的影响，在一部分青少年中，普通话中读成“ei”（雷）和“uei”（对）韵的字，重又分出，恢复“雷≠来兰”，不过“雷对”类字的读音与普通话的复元音比较接近，读作“ei”。但市中心区域“雷、来、兰”的合流还是主流。

10．(韵变成((
原来上海话流摄字的韵是单元音(，但是现在中青年在此韵的发音中都有滑动，向复元音((转变，其中的(发音稍低。这是受普通话影响的结果。

11．o韵向u韵合流中

90年代以来，在上海城区青少年中形成了元音韵母o向u的合并潮流，这是一个最新的音变项目，目前我们最能观察到它的音变模式。

由于普通话中也存在o和u二韵（如“波[po]”的韵母和“不[pu]”的韵母），并不相混。因此这股合并潮流主要是上海方言内部自己发生的，原因可能是这两个元音发音部位和音色比较接近，由生理因素为主形成的音变，所以往往是常用词先变。这与疑母字疑母的失落不同。疑母失落的音变总的趋势往往是常用词、口语词后变，非常用字、书面语词先变。

1998年在25个19岁的大学生中笔者调查的读音记录如下。

在调查中发现o向u合并是主流，也有少数例子把u混读成o。有些人未变，有些人已变，有些人部分字变。从表中可见，原读o韵的字，25人只有1人全部未变仍读o，1人只有一个“磨”字变了，其他字都未变；有6人o韵字全部已变并入u韵，占25人的24％。这25人中未发现介于o、u之间的难辨的音，即未发生二者向中间音合并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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